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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透视

是医患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杀医少年李梦南的当庭“独白”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自卑的腿疾少年

起诉书上，被告人那一栏写
着，李梦南，男，1994年5月30日出
生，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
春自治旗大杨树东煤矿路路西某
住宅区。在爷爷李禄的描述里，那
是一处低矮的平房，用泥和土盖
起来的，已经有四十多年。

李梦南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他的记忆里没有母亲，在
他十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离异，从
此母亲出走不知下落。三岁的时
候，父亲因犯伤害罪、抢劫罪在河
北被判处死缓入狱服刑，父子只
见过三次，都是在高墙内。

爷爷李禄是当地退休的煤矿
工人，62岁，刚退休时工资只有五
百多元，现在涨到了一千三百多，
要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四
年前李禄患上了胃癌，为了治病，
家里至今还欠下七万多的债务。
读完初一后，成绩不好的李梦南
就辍学了。爷爷李禄说，自己2009
年7月住院时，李梦南费了不少劲
照顾自己，“这孩子知道家里负担
重。”

借了别人的身份证，15岁的
李梦南到北京当起了洗浴场服务
生。不过这份工作没干多久他就
回来了，扛不住腿疼，又没钱在北
京看病，只能回到村里老家。

这时候，腿疾已经影响了李
梦南的走路姿态，爷爷李禄告诉
记者，即使是下床的简单动作，李
梦南也只能靠双手撑着慢慢下
滑，两三分钟才能下来。这个平时
就安静老实的少年觉得自己“太
砢碜了，别人老看我”，不愿让外
人看到自己一瘸一拐的样子，李
梦南开始变得不愿意出门，成天
在家窝着。

发病的时候，腿、膝盖和胯部
都特别疼，李梦南走起路来就像
个“瘸子”。然而为了看病，祖孙俩
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躯一次次远
赴哈尔滨求医。

父亲李春光因为在狱中表现
良好获得减刑，2013年就能出狱
回家了。这让李梦南高兴不已，他
曾兴奋地告诉奶奶张玉琴，爸快
回来了，到时候自己的腿也治好
了，父子俩一起出去打工，钱就好
挣了，早日给爷爷把债还上。

总难确诊的腿病

7月25日开庭审理时，坐在被
告席上的李梦南不顾法官的训
诫，好几次插话强调，对自己的犯
罪指控“写得不全”，“我在医大一
院看病五次，住院三次，都没写。”
他一字一句地说，表情认真。

然而在爷爷李禄盖着红手印
写的一份材料里，李禄清楚地回
忆自己带着孙子到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看病，两年来一
共有六次。早在2010年9月，李禄
就带着李梦南到哈医大一院看腿
病了，而不是医院对外说的2010
年4月。

前两次的看病，成为了庭审
双方辩护律师争议的焦点之一。

“我们认为，哈医大一院对李梦南
存在一次误诊，两次误治。从而导
致李梦南病情耽误，还引发了他
的肺结核。”李梦南的公益辩护律
师李方平说。

在李禄的描述里，2010年 9
月，祖孙俩第一次来到这个哈尔
滨知名大医院。先是挂了骨外科
的号，一名叫祁全的医生接诊，看
完后让他们去风湿免疫科看看。
风湿免疫科接待的医生张志毅

“连看都没看片子和李梦南，就说
跟风湿无关”，他们又折回了骨外
科。医生祁全诊断为“双膝滑膜
炎”，决定打封闭针，在哈尔滨打
了一针，后来回大兴安岭农场局
医院打了六针，但病情不但没有
好转，好像更严重了。

为了证明2010年9月李梦南
在哈医大一院看过病，律师当庭
提交了李梦南那次看病的一份医
学影像资料和医疗卡。“这张卡原
则上是可以读出病人信息的，但是
医院说查不到他的门诊记录和住
院记录。他们2011年下半年换了新
的数据库软件，以前的记录查不到
了。”律师李方平告诉记者。

2011年4月份，李禄和李梦南
又一次来到哈医大一院，他们下
决心，继续去哈医大一院看，“不
看好不回家。”这次骨外科医生祁
全查了四天，说是强直性脊柱炎，
这归风湿免疫科。

之后李禄又一次挂了风湿免
疫科的专家号，医生张志毅看了
片子，又看了李梦南，说“这个孩
子是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住骨
科的院呢？”

在风湿免疫科确诊为强直性
脊柱炎后，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
师梅轶芳和主治医生张娟推荐给
了他们两种注射针剂，一种是“谊

赛普”，一种是“类克”，两种药都
很昂贵。“谊赛普”整个疗程要两
万四，类克要三万九，一针就要
6240元。李禄在征询家人意见后，
决定打“类克”，“都说效果好。”

2010年4月25日，李梦南打了
第一针“类克”，“效果很好，腿很
快就不痛了。”然而从这开始，李
梦南的病情又转向了另一个不曾
预想到的方向。

突如其来的肺结核

4月27日，李梦南病情出现新
情况，右肺上叶炎性病变，建议抗
炎后复查。医生建议李梦南先去
抗炎，4月29日，祖孙俩办了出院
手续。在大兴安岭农场局医院住
了六天院，医生怀疑是肺结核，建
议去哈医大一院复查。

5月10日，李梦南又一次住进
风湿免疫科，住院开始就持续高
烧8天。5月12日的CT结果显示，
右肺炎性病变，右侧胸腔积液。医
生建议他去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医
院，祖孙俩回到呼伦贝尔市第二
人民医院，检查出肺结核和结核
性胸膜炎，“就是说肺结核扩散到
胸膜了。”在这个当地人习惯称之
为扎兰屯的医院，李梦南住了两
个月的院，这期间强直性脊柱炎
更严重了，“连走路都费劲。”

李方平告诉记者，他们怀疑，
李梦南的肺结核是医院误治的结
果。李方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胸
片资料，这份资料是2010年4月19
日，在打“类克”之前哈医大一院
给李梦南拍的，显示右肺有继发
性肺结核。“这就是检查肺结核
的。打‘类克’之前就知道李梦南
有继发性肺结核，为什么还要
打？”这种针剂有副作用，影响免
疫力，如果有结核性疾病并不适
用。“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院方严重
的医疗过错，导致李梦南的肺结
核复发。”

自那之后，祖孙俩开始肺结
核治疗。李梦南在扎兰屯医院治
疗肺结核，住院两个多月，出现了
精神的轻微异常，经常一个人傻
笑，不时还会突然激动。”

报复恨意的刹那爆发

李梦南的肺结核一直没有治
愈。这期间，他的强直性脊柱炎却
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经过这两年来的折腾，

李禄和李梦南早已没有了当初的
“雄心壮志”。“医生说这个病根治
不了，只能是控制，我想着哪怕
(控制)三年两年的，花个三万两
万的，他还有医保，咱们还能维持
到他爸回来，挣钱的人多了，就好
办了。”两年来，光是在哈医大一
院看病就花了三万多，来回路费
加上吃喝各项开支花了两万，加
上肺结核治疗三万多，一共花了
九万。这个贫寒的家庭实在已经
负担不起。

这个不算奢侈的希望被现实
磨损得越来越薄，最终在2012年3
月23日下午化为泡影。

以为结核已经治好的祖孙俩
第六次坐上便宜的绿皮火车，经
过一夜的颠簸到达哈尔滨。上午9
点，祖孙俩直奔医院住院部，已多
次接待过他们的医生郑一宁让他
们再去哈尔滨胸科医院拍片检
查，拍了片子返回哈医大一院时
已经11点多。但郑一宁告诉李禄，
没有门诊手册的检查结果，让他们
去取。李禄让李梦南自己去胸科医
院取门诊手册，自己去调李梦南以
前的病历。下午2点左右，祖孙俩入
住了医院附近一家小旅馆。三点
半，李梦南取回了病历，祖孙二人
再次去哈医大一院找医生。

郑一宁没有让李梦南进去，
只让李禄跟副主任医师赵彦萍
谈。“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李梦南
去，就是这里，他脸色就和原先不
一样了。”李禄说。出来之后，他告
诉李梦南，大夫说结核还没好，不
能打“类克”，李梦南没说什么，两
人就回到了旅馆。

然而，谁也没想到，李梦南又
出了门，一瘸一拐地去医院对面
的小商店花四块钱买了一把红色
刀柄的水果折叠刀，直接进了住
院楼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办公室，
一言未发举起了手中的刀。无辜
的28岁实习医生王浩率先倒在了
血泊中。

刑事案件还是医疗纠纷

被告席上，瘦弱安静的李梦
南让人无法与“杀人恶魔”这样凶
残的称呼联系起来。但事实就是，
他像疯了一般刺死一人，造成一人
重伤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而他自
己也被折叠刀弄伤了手部，激动之
下，他还割向自己的颈部自残。

被问到为什么杀害素不相识
的王浩，李梦南沉默了一会，答

道：“我本来是想伤害治我的医生
(郑一宁)，他(王浩)在门口，他阻
碍我了。”李梦南觉得，医生以肺
结核未痊愈为名不给自己打类
克，这次又要失望而返，“感觉自
己好像被骗了。”

被问到是否悔罪时，李梦南
说：“向你们道歉！因为我的一时
冲动，破坏了你们的幸福家庭，还
损害了你们的身心健康。我现在
也很难过。”

然而，李梦南和家人的歉意
并没有被王浩的父母接纳。走出
法院，王浩的父亲王东清仍然愤
怒：“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去了，
还有没有公理？”王东清坚持，他
不会接受杀人犯的道歉。自己的
儿子是无辜枉死的，他要为儿子
报仇，也为儿子争回受损的尊严。

“网上有人说，为什么杀医生，一
定是医生做得不对。我儿子不给
他看病，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不是
医患纠纷，是刑事犯罪。”

然而在律师李方平看来，这
起案件并非简单的杀人案。他在
法庭上竭力向法官呈现一个完整
的事件，这个杀人少年的怒火并
非没有缘由。“本案跟其他一般性
医疗纠纷案件最大不同在于，本
案的医疗纠纷属于引发性的。”李
方平坚持，在李梦南到哈医大一
院治疗过程中，医院存在一次误
诊两次误治，最后导致李梦南病
情耽误治疗产生不满情绪，最后
对医护人员行凶，“这本来是不该
发生的。”他希望，法院查明哈医
大一院确实存在医疗过错，对他
们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

“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不是李
梦南有没有被轻判，而是如何避
免类似的案子再次发生。”另一位
李梦南的辩护律师韦良月说。

李禄告诉记者，“杀人犯的家
人”这个说法太难听了，但他还得
接受，“人家那么优秀的孩子失去
生命，咱家的孩子还有口气。”他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孙子的脊柱
炎，据他所知，在看守所这几个
月，李梦南的病没人给治，从事发
到现在，他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六
份申请，“光申请(没用)，人家不
采纳啊。”

从血案发生，3月25日匆匆见
了孙子一面，再见就是法庭上。李
禄看李梦南走路姿势，“(病)比以
前严重多了。”“他还是个孩子，他
以后还有人生，能不能给他先治
治病？”

一个是为疾病所折磨两

年来辗转求医的17岁贫寒少

年，一个是已收到博士录取

通知前途光明的医学院学

生，2012年3月23日，两个互不

相识的年轻人的生命轨迹第

一次发生交集，求医少年举

起了手中的尖刀捅向后者的

脖颈，一击致命。

四个月后，7月25日，杀医

案在哈尔滨中院开庭审理，

李梦南以犯故意杀人罪被起

诉，案件择日宣判。

法庭上两家人流泪以

对，死者母亲更因无法忍受

中途痛哭离场，辩护律师就

对李梦南该重判轻判对峙激

烈，然而无论判决结果如何，

没有一方会是赢家。杀医少

年李梦南想不到，自己辗转

艰难的求医路究竟是如何在

某一个瞬间急转直下，变成

了一条令人痛悔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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